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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研究

试论《张生煮海》对《柳毅传》的翻案

陈宁波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３０）

摘　要：元人李好古所作的《张生煮海》是对唐传奇《柳毅传》的重新演绎与翻案。在儒释道思想的交织中，书生、龙女等人物

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张生煮海》既表现了元杂剧独特的风格，又将深刻的思想蕴乎其中，其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是

值得思考与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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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言：“传奇之文，此

外尚夥，其较显著者，有陇西李朝威作《柳毅传》（见

《广记》四百十九》，记毅以下第将归湘滨……金人已

取其事为杂剧（语见董介元《弦索西厢》中），元尚仲

贤则作《柳毅传书》，翻案而为《张生煮海》，清李渔又

折衷之而成《蜃中楼》。”［１］５２－５３柳毅与龙女之事，在

不同的时代都有其新的发展与演绎。在新的发展与

演绎中，其故事的思想主旨也在随着时代而发生相

应的变化。同为落第的书生，柳毅传书，所传递的是

具有唐朝特色的笔墨风景，而张羽煮海则煮的是元

朝的各色汤汁。

一、主题思想—由儒道思想的碰撞到儒

释道思想交织的嬗变

《张生煮海》一开始，儒释道思想便交织在了一

起。《张生煮海》第一折开头写道：“金童者在下方潮

州张家托生男子身，深通儒教，作一秀士。玉女于东

海龙神处生为女子。待他两个偿了宿债，贫道然后

点化了他，还归正道。”［２］１７０３在点化，还归正道的途

中，佛教思想蕴乎其中。因此一开场石佛寺长老便

登上舞台，并言：“释门大道要参修，开禅宗源老比

丘。门外不知东海近，只言仙境本清幽。”［２］１７０３《张

生煮海》从一开始便为整个故事定了基调，它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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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未是单一的思想，而点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

柳毅与张生俱为没有功名的书生。《柳毅传》中

言：“仪式凤中，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

滨。”［３］６２《张生煮海》中则说：“小生潮州人氏，姓张

名羽，表字伯腾。父母早年亡化过了，自幼颇学诗

书，争奈功名未遂。”［２］１７０３同为落第的书生，他们反

映的则是唐、元不同的科举状况。作为儒生，柳毅与

张羽的最佳选择便是科举应第，光耀门庭。柳毅未

能应举在唐朝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与其他

朝代相比，唐朝的科举录取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如

《资治通鉴》卷２１３载：“丙辰，国子祭酒杨"

上言，以

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

人。”［４］６７８４而韩愈也在《赠张童子序》中言：“天下之

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３０００人……有司者詌州

府之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于

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

身。”［５］２４９－２５０从落第的柳毅不难看出在科举繁荣的

唐朝，科举及第是一件极为不易之事。这与《张生煮

海》中所反映的科举制是极为不同的。

柳毅的落第是与唐朝科举的录取率密不可分

的，而张羽功名未遂则是与元朝科举的政策紧密相

连。元朝虽也曾开科举，据《元史·选举制》载：“元

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取士……

至仁宗元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

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

彬辈出矣。”［６］２０１５但在其统治的土地上，元朝也是仅

仅举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而这十六次考试也并非

都是连续的。其间科举也因各种原因而阻断，张羽

的功名未遂也是对元朝科举制的一种反映。科举在

元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是空白，因此对于儒学弟子

而言，尽管满腹经纶，但是英雄却无用武之地。《柳

毅传》中仅在开头提到：“应举下第，将还诸滨”。对

于一次科举的失利，柳毅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坦然。

而在《张生煮海》中，张羽表现则是无奈与叹息。在

《张生煮海》中，张羽三次提到了功名未遂。在第一

折自我介绍时，张羽就说道：“自幼颇学诗书，争奈功

名未遂。”［２］１７０３而当石佛寺长老问其何方人氏时，他

的回答中就有“功名未遂，偶然闲游海上”［２］１７０３之

语。而当龙女琼莲其姓名之时，张羽的回答中则有

“也曾饱学诗书。争奈功名未遂，游学至此。”［２］１７０６

三个“功名未遂”，李好古在对《柳毅传》进行翻案的

过程中，为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赋予了鲜明的时代

特征。

宿命论的思想在《柳毅传》传中是一条潜伏的线

索，当读完整部作品后，才会体会到宿命论的命中注

定以及佛家的因果报应之说。当柳毅拜别龙女后，

回家娶亲，其结果居然是：“遂娶于张氏，亡。又娶韩

氏，数月，韩氏又亡。”［３］６７最终娶龙女而成眷属。在

道路的选择上，柳毅与龙女选择的是道家的归隐与

求仙访道之途。而其宗族也因柳毅而得益，“仅四十

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

毅之族咸遂濡泽。”［３］６８而胡瑕见柳毅时，“毅立于宫

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

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３］６８在儒释道思想的交织

中，柳毅与龙女选择了得道成仙而了其凡尘的道路。

《柳毅传》中，儒家思想的显现更多的则是对于

柳毅君子形象的塑造。当钱塘君进行逼婚时，柳毅

没有丝毫的畏惧，他表现出了儒生刚毅的一面。《论

语·里仁第四》中曾言：“子曰：‘君子之于天下，无适

也，无莫也，义与之比。”［７］４４而柳毅面对逼婚，也是

以义的规定为依据，义正言辞。钱塘君以强势逼婚

时，柳毅“毅肃然而作，?然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

如是……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

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将迫毅

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３］６６柳毅面对钱

塘君的盛气凌人，大义凛然，面无惧怕之色，实为君

子之楷模，其也是李朝威塑造的比较成功的角色之

一。《论语·学而第一》曾说：“巧言令色，鲜矣

仁。”［７］３而在与钱塘君对峙的过程中，柳毅并没有花

言巧语，吹嘘逢迎，因而赢得了钱塘君的尊重。而后

人在对其故事的改编过程中，柳毅的儒家君子形象

也在发生着变化。元人尚仲贤的《柳毅传书》中，柳

毅虽也有“尊神说的什么话，我柳毅只为一点义气，

涉险寄书。若杀其夫而夺其妻，岂足为义士。”［２］１６３３

之语，但此刻其性格已经注入了一种犹豫和世俗之

气。当柳毅看到重新打扮的龙女时，则后悔道：“这

个是龙女三娘？比那牧羊时全别了也。早知这等，

我就许了那亲事也罢。”［２］１６３４犹豫之下，柳毅懊悔而

归。当他与龙女终结夫妇时，钱塘君则言：“柳先生，

你这点义气在那里，与我侄女儿做了亲来。”［２］１６３８

《柳毅传》因时代的不同赋予了新的特色。

《张生煮海》较《柳毅传书》而言，则是对《柳毅

传》进行了翻案。《张生煮海》中儒释道三教的思想

则是表现的比较明显。道教的思想从始至终都贯穿

于剧本的始末，张羽煮海的过程实则是悟道成仙的

３６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过程。《柳毅传》中，柳毅与龙女得道修仙而去，《张

生煮海》中张羽与琼莲所经历的也是一种修炼的过

程。不同的则是张羽与龙女琼莲经仙人点化而最终

重登仙境。剧首言：“待他两个偿了宿债，贫道然后

点化了他，还归正道。”［２］１７０３在剧本的末尾二人还清

宿债，还归正道，剧末写道：“闲看他蟠桃灼灼树头

红，撇罢了尘世茫茫海中苦。”［２］１７１５《柳毅传》的柳毅

更多是儒家大义的一种显现，而《张生煮海》中的张

羽则是儒家才学的一种表现。柳毅不畏权势，大义

凛然，诠释了儒家大义下的君子形象。李好古笔下

的张羽深通儒教，琴声清幽，实则为才子的代表，“金

童者在下方潮州张家托生男子身，深通儒教，作一秀

士。”［２］１７０３游学的张羽当然不能忘却学习，因此在向

石佛寺长老进行询问时，则言“望长老借一净室，与

小生温习经史。”［２］１７０３

在李好古的笔下，张羽“典雅人儿”，“道貌仙

丰”。通经史，精于琴瑟。《柳毅传》中并无佛寺及僧

人的存在，而在《张生煮海》中石佛寺及其佛徒则是

占用了不少的笔墨。石佛寺既是张生温习经史的清

凉净室，也是他与龙女琼莲定情之处。长老既是古

刹的主持，也是其与龙女婚姻的媒人。整个剧中，并

没有浓厚的佛教思想蕴乎其中，反之，给人以轻松之

感，“秀才，与你这一间幽静的房儿。随你自去打斛

斗，学踢弄，无地鬼。乔扮神，撒科打诨。乱作胡为，

耍一会，笑一会。便是你那游玩快乐。”［２］１７０３而当张

生送与长老布施之时，长老则云：“既然秀才重意，老

僧收了也。行者收拾房舍，安排斋食，请秀才稳便。

老僧且回禅房，作些功果去也。”［２］１７０３元朝崇尚佛

教，《元史·释老传》中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

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６］４５１７《张生煮海》中佛教

宗教色彩的减弱，而轻松的气氛增加，既是对儒学发

展不顺的悲凉与惋惜，也是对佛教盛行的一种不满。

李好古对《柳毅传》进行翻案而成《张生煮海》，

其思想内容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在儒释

道思想的交织中，李好古煮出了元朝儒学之士的悲

凉与元杂剧的独特风味。

二、人物形象—由文人书卷走向世俗

生活

在《张生煮海》中，尚仲贤将书生与龙女及其他

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重塑与升华，所展现的是耳目一

新的人物与深刻的内蕴。《柳毅传》中的塑造的书生

更多的是一种儒家义士形象的代表，在钱塘君逼婚

时，柳毅临危不惧，并言：“且毅之质，不足于藏王一

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道之气。惟王筹

之。”［３］６６而当柳毅看见龙女之时，也有后悔之意，

“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

色。”［３］６６而在《柳毅传书》中，柳毅悔恨之色，表现的

则更为明显。当龙女三娘盛装而出时，柳毅则心中

悔道：“这个是龙女三娘？比那牧羊时全别了也。早

知这等，我就许了那亲事也罢。”［２］１６３４在元杂剧中，

书生柳毅的形象渐渐的回归于社会中，而他的形象

也因杂剧特有的表演性而日趋丰满。

《柳毅传书》中的柳毅虽与《柳毅传》中的形象已

然不同，但其形象仍然是原有形象的延伸。《张生煮

海》中的张羽的形象则与柳毅全然不同，张羽的身上

更多的则带有市侩的习气，其世俗性已经表现的更

为明显，“书生们变得敢于表达对于美色、金钱的向

往，付出会有收获也成为价值观的一部分，越来越多

地体现出世俗性的特点。”［１１］３５张羽在对待爱情上，

没有柳毅的犹豫与内隐。当面对爱情时，他表现的

更为直白，当龙女琼莲问他何方人氏时，他的回答中

便有“争奈功名未遂，游学至此，并无妻室。”之语。

当他琼莲私定终身之时，便询问道：“小生做贵宅女

婿，就做了富贵之郎。不知可有人服侍么？”［２］１７０６这

与柳毅君子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抚琴诵诗的张羽，

富贵之心，世人之愿。在张羽的身上更多的是世俗

性的体现。唐朝文化的高度繁荣，促使文人们一生

都在为功名而奋斗，科举凋零的元朝，文人只有在勾

栏瓦肆间勾勒心中的蓝图。柳毅的执着在于他的拒

婚，面对强压的婚姻绝不低头。张羽的坚持则在是

对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不懈追求。当石佛寺长老进行

劝阻时，他说道：“老师父，我老实对你说，若那夜女

子不出来呵，我则管煮哩。”［２］１７１２柳毅发展到张羽不

仅是人名的简单改变，更多的则是在原有形象上的

大胆重塑与升华。

古代的男女爱情不可缺少的便是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柳毅传》中媒人有两位，一位便是强作媒

人的钱塘君，而另一位则是无名之媒人。强作媒人

的钱塘君用的是一种逼婚的方式，他以“不闻猛石可

裂不可，义士可杀不可羞邪”，对柳毅进行恫吓，试

图以权势令其屈服，结果当然是柳毅严词拒绝。而

在权势的逼迫之下，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柳毅一样断

然拒绝。《琵琶记》中的蔡伯喈便是在威逼之下，无

奈而从。谈起《琵琶记》，人们更多的是对赵五娘贞

烈的赞赏，对蔡伯喈薄情的批判。在古代，对于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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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生而言，高中是其最大的愿望，因此，在权势下

臣服虽无骨气，但实则为无奈之举。在《琵琶记》中

的媒人也有两人，一为赐婚的天子，一为逼婚的黄门

官。天子赐婚，本不可违，在《越剧·琵琶记》中蔡伯

喈对于辞婚解释道：“我家中已有结发妻，燕尔新婚

痛别离，虽两地情不断，重婚再娶岂相宜。”［８］１３而为

了攀附权贵，黄门官则言：“牛相爷威势倾朝堂权势

大，状元辞婚要遭忌。”［８］１４蔡伯喈仍言拒绝之时，黄

门官便将天子搬了出来剧中写道：“状元公，你忘了

尚有圣上的恩谕。”［８］１４几经叹息后，蔡伯喈只得“臣

蔡邕谢恩，愿吾皇万岁”。［８］１８

《张生煮海》与《柳毅传》、《琵琶记》一样，都有逼

婚的场景出现，不同的是在《张生煮海》中张生是逼

婚的主角，是他向龙王进行逼婚。当龙王不允他与

龙女之婚时，他便在仙界法宝的帮助下开始了抗争。

《柳毅传》出现的第二位媒人微不足道，书中只是写

道：“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曰

浩，尝为清流宰”。［３］６７《张生煮海》中的媒人有石佛

寺长老和阆苑仙母两种说法，本文所采用的是石佛

寺长老作媒的版本。石佛寺长老在《张生煮海》中着

墨颇多，他既是龙王解忧的救命法宝，又是张、琼二

人婚姻的媒人。当龙王面对张羽无计可施之时，他

便向长老求救，“老僧石佛寺长老是也。正在禅床打

坐，则见东海龙王，遣人来说道：‘有一秀才，不知他

将甚般物件，煮的海水滚沸，急得那龙王没处逃躲，

央我老僧去劝化他早早去了火罢。”［２］１７１１当张生不

娶琼莲不灭火时，他便转为了媒人的角色，“秀才，你

听者，东海龙神着老僧来做媒，招你为东床娇客，你

意下如何？”［２］１７１２张羽的形象与柳毅相比，更加的接

近于生活。这与尚仲贤所处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

唐时，传奇并没有用于表演，其带给人的更多是一种

思维的冲击和享受，而至元时，元杂剧兴起，并不断

繁荣。通过生动的表演，元杂剧所带给人们的是一

种视觉上的震撼。

《张生煮海》中塑造的人物道家气息更为浓厚。

邓绍基在《元杂剧＜张生煮海＞》校读散记一文中说

道：“与元代另一本描写龙女故事的杂剧《柳毅传书》

不同，《张生煮海》显出较多道化气，首先是它所描

写的煮海术，即与道家炼丹术有某种关连。”［９］５３仙

姑赐予张羽的三件宝物分别为“银锅一只，金钱一

文，铁杓一把”，其用法则为“将海水用这杓儿舀在锅

儿里，放金钱在水内。煎一分，此海水去十丈；煎二

分去二十丈，若煎干了锅儿，海水见底。”道家有炼丹

修道之术，煮海之术实为道家炼金丹之术的写照。

正如邓绍基先生所言：“煎熬海水时，锅中要放金

钱，实又是由道家炼丹要取金母，即金为中介说而

来。”［９］５３而在剧本的末尾东华上仙则言：“配金丹铅

汞相投，运水火张生煮海。”［２］１７１５《柳毅传》中的柳

毅、龙女得道成仙，更多的流露的是一种长生不老的

道家思想，虽有仙风道骨，但并没有与俗世割断联

系。当他赠与胡瑕药时，书中写道：“毅因出药丸五

十丸遗瑕，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

久居人世，以自苦也。”［３］６８《张生煮海》中，则是道家

点化，不与浊世同流合污思想的流露。张羽与琼莲

在经历了人世沉浮后，又回到了仙界之中。剧的末

尾写道：“则今日双双携手登仙去，也不枉鲛绡帕留

为信物。闲看他蟠桃灼灼树头红，撇罢了尘世茫茫

海中苦。”［２］１７１５从柳毅到张羽形象的重塑与升华，实

则是道家的气息愈益浓厚，市井的气息增强与文人

气息的逐渐减退。

三、艺术手法—由悲剧铺叙到喜剧笔法

的润饰

唐传奇与元杂剧相比，其文人气息还是比较浓

的。同为逼婚，《柳毅传》中钱塘君言：“如可，则俱在

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３］６６

在元杂剧《柳毅传书》中，钱塘君之语则为“秀才，料

想我侄女儿，尽也配得上你过。你今日允了便罢，不

允我与你俱夷粪坏，休想复还。”［２］１６３３而在《张生煮

海》中，龙王不答应其婚姻时，他便说道：“老师父，我

老实对你说，若那夜女子不出来呵，我则管煮

哩。”［２］１７１２唐传奇画卷下的人物生动，优美，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元杂剧舞台上的人物鲜活，贴近现实，

于勾栏瓦肆中塑造出独特的人物形象。元杂剧因其

面对的群体不同致使其文人气息减弱，通俗气息日

渐增强。在《张生煮海》中作者运用了喜剧性的语

言，使得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现实。寺庙本是严肃而

静谧的地方，而石佛寺中的行者便插科打诨。剧中

写道：“秀才，与你这一间幽静的房儿。随你自去打

斛斗，学踢弄，无地鬼。乔扮神，撒科打诨。乱作胡

为，耍一会，笑一会。便是你那游玩快乐。”［２］１７０３这

使人感受到了佛寺修行之人也有其幽默的一面。胡

世厚在其《李好古及＜张生煮海＞中就曾写道：“《张

生煮海》还具有喜剧风格，作者的喜剧手法表现张羽

降伏龙神获得爱情的胜利，充满着喜剧气氛。”［１０］５９

喜剧手法的运用对于其人物形象的升华起了极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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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

《张生煮海》中用戏谑的语言将丰满的人物形象

合盘托出，剧中用一首诗将行者一天的行程写出，

“行童终日打勤劳，扫地才完又要把水挑。就里贪玩

只爱耍，寻个风流人共说风骚。”［２］１７０３在诙谐幽默的

语言中，行者勤劳却又贪玩的形象便展现在观众的

眼前。当张羽的家童向琼莲的侍女索取信物时，侍

女回答道：“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

去。”［２］１７０６仙姑为张羽指点迷津时则言：“呀！他把

那牙爪张开，头角轻抬。一会儿起波涛，一会地摧山

岳，一会儿卷江淮。变大呵，乾坤中较窄；变小呵，芥

子里藏埋。他可便能英勇，显神通，放狂乖。”［２］１７０８

数语间，龙的形象便以呈现在观者的眼前。吞云吐

雾，推山蹈海，龙的威武一览无遗。

作为女主角的龙女，其形象也是发生了由悲剧

转向喜剧的变化。《柳毅传》中的龙女一出场便是一

个落魄妇人的形象，毫无公主的气质。作为洞庭的

公主，泾川的女主，龙女能做的却只有“牧羊于道畔，

欷，悲不自盛。”［３］６２龙女之悲，是政治联姻下女性

的悲凉。古人联姻讲究门当户对，但门当户对下的

婚姻并非总是幸福的。“‘在室女’的婚姻大事常常

沦为苟活性命、追逐名利的工具。出身名门的女性，

成为政治联姻的工具；出身贫寒的姑娘，变成偿还债

务的抵押品。在婚姻选择的过程中，她们所看到和

得到的只是为了家族所进行的利益交换。”［１１］１１由

《柳毅传》的龙女形象，我们可以联想到历史上一位

位远嫁的和亲公主。作为和亲的公主，她们的身份

也是不同的，既有宫女出身的王昭君，又有宗室女出

身的文成公主等等。但她们的命运却是悲凉的，她

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获得了国家的安定，留下了无

尽的悲凉之歌。龙女的婚姻实则是利益的联合，与

爱情似乎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泾河小龙的放荡与无

情也是利益驱使下的必然。和亲公主们用悲凉的命

运维持着王朝的稳定，后人多以诗词叹之。昭君维

系了汉与匈奴间的和平，留下的只是“琵琶肠断塞门

秋，却望紫台知远近？”“明妃留在两眉愁，万古春山

颦不尽”［１０］１１５的愁容与悲凉。公主们的容颜见证了

国家利益的兴衰，龙女的泪水涤荡着无情而又难以

触动的家族利益。

《张生煮海》中的龙女则是充满了喜剧化的豪

爽，《柳毅传》中，龙女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家族婚姻。而张羽与琼莲的婚姻则是私定终身的

个人婚姻。当琼莲对张羽产生爱意之时，她表现得

十分直白，剧中写道：“我见秀才聪明智慧，丰标俊

雅，一心愿与你为妻。”［２］１７０６虽琼莲也不免要向父母

请示，但此刻琼莲的豪爽却是与《柳毅传》中龙女的

柔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柳毅传》中龙女与柳毅的

爱情经历了一系列磨难后，才终成眷属，《张生煮海》

中琼莲与张羽的爱情则是在经历了喜剧的煮海之

后，终得圆满。东海龙神法力无边，但在煮海的法宝

面前，却是无能为力，最终只得将女儿嫁给张羽，成

就这段身份相差悬殊的姻缘。元代的科举阻断了文

人们做官，平天下的路径。张生煮海而姻缘成的故

事也反应了壮志难酬的文人们的无奈与悲凉，只得

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虚无的外物。

在元代科举凋零的背景下，李好古对《柳毅传》

进行了重写与升华。在元杂剧笔墨的渲染下，《张生

煮海》以平实的笔调展现了书生、龙女之事。在书

生，龙女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张生煮海》是极为重要

的组成部分。《张生煮海》将龙女、书生之事提升到

了更为深刻与现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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